
【诗词欣赏】
梦。梦？梦！

——读《梦边吟诗稿》有感

（一院叶丽妮，2015年6月15日）

初春到了，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的毛毛细雨，打湿了篱笆，打醒了嫩枝，打出了新芽。看，那湖边飘出了一个个新长出来的浮萍，那岸边长出了一簇簇绿黄绿黄的小芽儿，那枝桠上冒出了一朵朵白如雪的李子花，哦，还有粉的迷人的桃花……突然，我醒过来了。

我不敢相信，依旧还是那片湖、还是那棵李子树、还是那株桃树，它们却只能活在我的梦里，一醒来只剩下泡沫。一如《梦边吟诗稿》作者诸老诸国本先生在呼唤：“那阡陌纵横像镜面一样平整的水田哪儿去啦？那飘着浮萍的池塘和牛拉水车的凉棚哪儿去啦？那大片的桑田青翠的桑叶和乌黑的桑葚哪儿去啦？那墙根下挂满露珠的紫蝴蝶和娇媚多姿的野蔷薇哪儿去啦？”
我也在呼唤：我的春天哪儿去啦？为什么没有新长出来的浮萍，只有一滩吹不起一丝涟漪的死水？为什么没有绿黄绿黄的新芽儿，只有死气沉沉的柏油地？为什么没有白如雪的李子花和粉的迷人的桃花，只有干枯如死灰的树枝？

尝试过很多次，我在寻找那个梦里的地方，这真的是回不来的梦吗？难道时代的车轮在前进，注定要淘汰最原始的美丽吗？再也看不到碧蓝蓝的天空，看不到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清新如练，看不到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春意。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灰蒙蒙的天空，甚至是即使相对也看不见的雾霾，那片绿得发亮的原野上耸起黑压压的烟囱，我才明白，时代的前进带来的不是清新，却是自然的退步！

寒假时，我在读诸老先生的《故乡在梦里》的时候，正好是柴静的《穹顶之下》热播的时候。清新的生活已经渐渐远去，我们生活在不知危险何时会降临的环境中，一切都是无奈的，呼吸是没有办法选择，也没有办法避免的。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工业化的道路，却用三十年的时间覆灭了几千年的绿野青青，描暗了碧蓝如洗的万里无云。

这终究是一场梦，一场吓人的梦魇。岁月凋零了古树的落叶，月色渐渐沧桑，彩云终成黑白，回不去的那时清新。失去时心在凝血，我在奢望着碧蓝的清晰可见，可总是那么无力。

我们还能回去吗？我们都不喜欢戴着口罩逛街，不喜欢戴着口罩微笑，不喜欢带着镣铐跳舞。我们不希望我们长大的城市从此死气沉沉，不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从此灰蒙蒙，不喜欢我们工作的地方只有硬邦邦的塑料叶子。幸好，柴静说，我们还可以回去，APEC蓝会永远停留，只要我们每个人站出来做点什么，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刻，就在此地，就在此身。

有一天，我们可以对孩子们说，河里摸鱼抓蟋蟀不是一场梦！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6月29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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